
   回顧這段時期內發生的事情，我腦海裡出現的

第一個念頭就是時間。我想說，你做的所有事情

似乎都以某種方式擊敗了時間。

    通常來講，應該是被時間擊敗了吧。

   我不這麼認為。我認為你勝利的次數超過了絕

大多數人。

   我不清楚你是否還記得，我的辦公室裡曾經有

一個倒著走的時鐘。

   我認為那是個很不錯的裝飾品，每人都該買一

個。由此我們自然會聯想到熱力學第二定律，時

間方向之謎，我們的意識和對過去的知覺，等

等。不幸的是，過去只能談論，真是很大的一個

缺憾啊。但首先，興許你可以就你的初期數學工

作說幾句。很抱歉要從這麼早開始，不過我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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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，你的很多工作都源於 20 世紀 50 年代在劍橋

的這段時期，而且那時困擾你的謎團，有些到現

在也沒有消失。

   好 的。 我 在 劍 橋 聖 約 翰 學 院（St. John's 

College）做研究生時，一開始做的是代數幾何。

我想我當時是被誤導了，以為代數幾何是很幾

何的。很快我就認識到它基本上是代數的，而

幾何才是我很享受而且做起來最輕鬆的。

   我開始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發展了一套記號。一

開始赫吉（William Hodge）是我的指導教授，

阿提雅（Michael Atiyah）跟我是同時期的。我

發展的那套記號最初是應對霍奇所教授的微分

幾何課程的，這課並不容易，滿黑板都是他寫下

的指標記號。部分由於這個原因，我發展了這套

記號，使得張量都由帶有手臂和腿您可以通過它

們進行縮小並等運算，將張量代數問題轉化為容

易理解的圖像的進行處理。

   實際上，這有關於另一個主題，我本打算待會

兒再問你的。你發展了好些在紙上以及在腦海中

看某些東西的方式，它們都跟通常的正式記號很

不一樣。 而且你也給了我一個印象，那就是你

沒有追隨更抽象的代數幾何，它從那個時候開始

已經開始變得非常廣闊。抽象數學領域在發生大

量驚人的事情，但你一直持一個幾何的觀點，這

聖約翰學院求學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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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吉斯（以下簡稱 霍  ）羅傑（Roger），非常高

興能以這樣一個正式訪談的形式跟你對話，特別

是，我跟你認識都有四十二年了吧？

潘洛斯（以下簡稱 潘  ）是啊，好長的一段時間了。

黑洞物理的數學

我們對世界的認識還有巨大的缺口


